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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2020年 5月的一天，95后福建姑娘吴兰（化
名）穿着睡衣，趴在床上，嘴里死死地咬着一节
吸管。吸管的另一头连着一个长约 40厘米的钢
瓶，床边留有血红色呕吐物。室友王媛（化名）
让开锁公司的人打开房门时发现，吴兰已经没有

了呼吸。

经江苏徐州警方鉴定，钢瓶、死者的体内均

检测出“笑气”成分。一氧化二氮俗称“笑

气”，常被用于制作奶油发泡剂、医用麻醉剂及

燃料助燃剂。

警方在吴兰的手机里发现多条购买“笑气”

的转账记录。历经一年，警方将涉嫌非法贩卖

“笑气”的 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近年来，在徐

州因吸食“笑气”死亡的案例超过 7起。现实
中，“笑气”虽不归属于毒品，但因“笑气”制

作简单、价格较低、购买方便，容易在青少年

群体中“泛滥”，这些年因吸食“笑气”致死

致伤的案件频发，非法贩售“笑气”现象屡禁

不止，其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亟待引起

重视。

睡醒了就吸一口“笑气”，然后
接着睡

王媛与吴兰是初中同学。2019年 10月，两
人从老家福建来到徐州打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整天在出租屋内无所事事的吴兰开始混迹于

酒吧，慢慢接触到“笑气”。

“这不是毒品，玩一玩没事的。”吴兰曾

向王媛描述吸食“笑气”的感受，“感觉头晕

晕的，有种窒息感，很刺激，感觉忘记了一切

烦恼。”

刚开始，吴兰购买一瓶“笑气”足够吸一

晚上。后来她吸食量越来越大，一晚上可以吸

3瓶。嘴巴咬上吸管，睡醒了就吸一口，然后接

着睡。

王媛向警方回忆，2020年 5月 17日，吴兰和
她吃晚饭时喝了 7瓶啤酒，回家后就开始吸食“笑
气”。直到第二天晚上 10点，吴兰都没有起床，王
媛敲门也没人回应。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王媛着急了，联系了开

锁公司。房门被打开，王媛见状大叫一声，她看到

吴兰斜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枕边残留着血红色呕

吐物。

警方调查发现，出事前是“笑气”贩子孔祥

（化名）给吴兰送来了 7瓶“笑气”。
1994年出生的徐州小伙孔祥，2015年从北京

某高校成人教育大专毕业后，回老家工作。孔祥从

发小李伟（化名）那里得知，卖“笑气”很赚钱。
李伟告诉他，自己花 5500元购买了 20个钢瓶、10
个铝瓶，这些 2升装的“笑气”瓶，不到一周就卖
完了。

听了李伟的“生意经”，孔祥决定与其合伙

“做生意”。 40升的大罐“笑气”不能直接售卖，
需分装到小钢瓶。每当有人购买“笑气”时，他们

就会连夜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分装，然后开车将小

钢瓶送货上门。

孔祥听说吴兰出事了，他“害怕极了”，逃到

连云港。2021年 7月，他被警方抓获。随后，他的
另两名合伙人也被警方抓获。

警方调查发现，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5月期
间，他们共向吴兰销售“笑气” 6次，涉案金额
1960元。他们非法贩售的“笑气”涉案金额共计
25万余元。

用“笑气”吸引酒吧客流量

2018年 5月 4日晚 7点左右，徐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一家宾馆内，清洁工准备清扫房间，敲门许

久无人回应。他们打开房门时发现一个姑娘趴在床

上一动不动，嘴里咬着一节塑料管子。当地警方根

据尸检报告分析认为：这名 18岁女性李玲（化
名）属于“笑气”中毒身亡。
据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介绍，李玲在当地酒吧认识了“笑气”贩子张斌

（化名）。事发当日，张斌给她送去了两罐 2升装
“笑气”。

95后酒吧老板“点点”，在 2018年跟朋友合伙
开酒吧时，发现“笑气”在徐州开始流行，不少年

轻人乐于吸食。

“很酷，与朋友一起吸食很有面子。”“点点”

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他看中了“笑气”可以增加

酒吧客流量，带来更多收益。为此，他购买了 10
罐大罐装的“笑气”。进行分装后，他以每小罐 80
元的价格对外销售。

让他没想到的是，“笑气”生意格外火爆，没

过两天就被抢购一空。据估算，他一共销售了 800
个小罐，利润 3.8万多元。
他逐渐成为圈子里有名的“二道贩子”。张斌

就是从他这里进货， 2018 年 3 月至 5 月，张斌
分 8 次 购 买 了 16 罐 40 升容量的“笑气”。最
终，两人都被当地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前不久，记者电话联系了李玲的父亲。谈起女

儿，李先生声音一顿，沉默几秒钟后，他断断续续

地说：“往事太伤心了，我不想再提起。”

另一名死者李兰（化名）也是酒吧常客，经
常和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打气”。2019年 6月
4日，她从网上买了 3罐“笑气”，在朋友家中
“打气”。第二天中午，她被发现时已停止呼吸。

尸检报告显示，李兰因吸食过量“笑气”死亡。

李兰的父亲接受采访时难掩悲痛，他希望国家

相关部门能通过立法等形式强化对“笑气”的打击

与监管。

加大对网络平台销售“笑气”管控

据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一位医生

介绍，近些年来，吸食“笑气”的不良恶习从国外

传入，使部分青少年走上“歪路”。他们医院曾接

诊过多个因吸食“笑气”过量致伤的病例。

这位医生介绍，吸食“笑气”会造成人体内维

生素 B缺失，进而影响神经，严重者可致腿脚变

形、下身瘫痪。“笑气”虽然并不物理成瘾，但极

易使吸食者“心理成瘾”，吸食过量后，也可能因

窒息致残致死。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王广

宾介绍，这些年，徐州对毒品的打击力度很大，由

于“笑气”不归属毒品，并且价钱相对便宜，很多

年轻人错误地认为“笑气”没有危害。

在王广宾看来，“笑气”买卖环节的监管难

度较大，特别是对于网络销售缺乏严格的监

控，而网络和物流的发达，又加剧了销售渠道的

不可控。

他建议，要定期监管生产渠道以及销售对

象，向无经营许可证人员或商家销售的，要给予

特别监控，包括在网络平台上要对和“笑气”有关

的关联词进行管控。一旦发现，平台要及时警示并

加以防范，避免非法销售渠道的不当扩张。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周世虹

对青少年吸食“笑气”的现象痛心疾首。他在

2021年全国两会上递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将“笑
气”列入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进行管控。他认为，

“笑气”的制作方式相对较简单，作为助燃剂、食

品添加剂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但由于缺乏严格

管控，使用者低龄化趋势愈发严重。

周世虹介绍，2021年 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回复称，“笑气”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大量上

下游企业用“笑气”生产加工各种用品。“笑气”

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这份回复中同时表示，近年

来，相关部门打击“笑气”力度不断加大，也取得

了一定成效。2020年 3月，公安部部署山东开展专
项行动，破获“笑气”违法犯罪案件 111起，捣毁
非法灌装窝点 3个，缴获“笑气”3000余升，行政
处罚 305人，刑事处罚 28人，查获吸毒人员 189
人。同时督促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加强对网上违

法信息的清理整顿。

周世虹建议，相关部门要积极打击非法贩售

“笑气”行为。立法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让

打击“笑气”有更精准的法律依据。同时，学校、

新闻媒体等加大宣传力度，让青少年远离“笑

气”，健康成长。

青少年吸食“笑气”致死致伤案时有发生——

被“笑气”摧毁的青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这是一个真实案
例。记者眼前的江苏扬
州小伙子崔凯（化名）
头发蓬松、眼神暗淡。
本来体格壮实的他，走
起路来却一瘸一拐，只
能踮起脚尖，双脚不能
完全着地，让人很难想
象，他只有 22 岁。吸
食“笑气”3年，他的
身体和精神状态几乎被
完全摧毁了。
崔凯从小父母离

异，他一直跟着父亲生
活。父亲生意繁忙，每
月会给他 1 万元生活
费。后来他离家去苏州
某高校读自考本科，感
觉很孤独。
一次，他看到有室

友躺在床上，嘴里叼着
一个气球，不停地在吸
气，好奇追问之后才知
道，室友在“打气球”。
禁不住室友“推

荐”，崔凯也拿起气球
尝试性地吸了一口。让
他记忆深刻的是，气体
初入口时有淡淡的甜
味，头晕乎乎的，身体
软绵绵的，“好像忘记
了一切烦恼”。
很快，他迷上了这

种“神秘气体”。当
时，市场上卖这种东西
的人还不多，因此价格
较高，一箱要 950 元。
由于崔凯的零花钱比较
充足，每次至少买 3箱
“笑气”，和室友们一起
吸食。
几个月后，崔凯发

现自己上瘾了。“如果
不吸的话，心里很烦
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
觉。”随后，他加大每
天吸食量，每次一买就是5箱。
半年过去，他突然感觉手脚越来越麻。看到网

上的新闻报道，他才知道吸食“笑气”可能会导致
瘫痪。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选择退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所事事的他又“禁不住

诱惑”，在酒店开房间整日吸“笑气”。这次，他的
吸食工具从气球变成奶油发泡器。有时候，他一天
要吸食1400颗“气弹”。
2020年 8月，崔凯吸食“笑气”的恶果越来越

严重，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严重时双脚无力，已
不能走路。医生对此无能为力：“现在只能缓解，
根治很难。”
如今，每3天输液两瓶、打一针，成为他生活

的日常。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戒掉”恶瘾，甚
至觉得只有吸食“笑气”才能带给自己快乐。2021年
9月，他在酒店“打气”时被当地警方抓获。
近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他看

着自己严重变形的双脚，很无奈地摇摇头说：“能
有什么办法？不吸，就难受。”他身上穿着价格不
菲的潮牌，但衣服、鞋子上已有一层黑黑的污渍。
采访中，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员额

检察官高雄伟告诉记者，“笑气”的吸食者多为青
少年，他们容易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吸食“笑气”
后，人体会出现麻醉的症状，也易诱发强奸、抢劫等
其他犯罪。他建议在酒吧、KTV、宾馆等娱乐、住宿
场所加强防范和打击力度，避免青少年误入歧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前不久，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禁毒大

队大队长彭杰在办理一起非法销售“笑气”案件时

发现，被他们列为犯罪嫌疑人的人又被另一个地方

的公安部门带走调查。而这名犯罪嫌疑人曾被三地

警方带走调查，但其后都被取保候审。

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目前打击非法销售“笑

气”处于“悬空状态”。此前在司法实践中，对非

法经营“笑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2021年 3月 1
日起，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非法经营罪已

不再适合打击非法贩卖“笑气”。目前尚无相关司

法解释出台。

非法销售的“笑气”最终流向哪里

日前，记者在镇江市正东路派出所采访到了犯

罪嫌疑人张伟（化名）。2021年 4月，36岁的他因
涉嫌非法贩卖“笑气”被镇江警方抓获，现被取保

候审。

大学毕业后，江苏宜兴小伙子张伟在镇江一家

化学品企业工作多年，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及销售

“了如指掌”。2020年 4月，他开始创业，瞄准了销
售“笑气”。

两个月后，他在山东日照注册了一家气体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其实，张伟是倒卖一
氧化二氮的“二道贩子”，他从气体生产厂家进货

后，再将气体分销至全国各地，从中赚取差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销

售危险化学品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020年 6月，张伟与妻子通过中介，办理了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

获得资质后，他就在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并称

自己的产品一般都是卖给奶茶店。他联系到一家位

于江西九江的加工厂对“笑气”进行分装。张伟介

绍，每箱共有 140支“笑气”小钢瓶，加工费约 30
元，总成本约 230元。他以每箱 270元的价格出
售，大约每箱能获利 40元。
他告诉记者，现实中，“笑气”常被人用来吸

食，他不敢保证销售的“笑气”最终流向哪里。他

也曾尝试吸食“笑气”，吸食后，他感觉头昏沉沉

的，并没有像网上说的一样出现幻觉。他坚持说，

“这不是毒品，也不认为它对身体有危害性。”

打击非法销售“笑气”为何这么难

在张伟看来，“笑气”不属于毒品，也不符合

毒品“三要素”。他说，毒品“三要素”就是危害

性、成瘾性、违法性。

在记者的追问下，张伟说，大多数“笑气”

都是直接由加工厂寄给客户，九江的这家工厂涉

嫌无证储存危险化学品，属于违法行为，但与自

己无关。

张伟说，下家在购买“笑气”时，他不会过

问如何使用等情况，也不会检查相关资质，“总

之我卖给他是不违法的，他如果没有证再往下卖

就违法了”。

据参与办案的镇江公安局京口分局民警滕昊介

绍，北京、江西九江、徐州新沂等地警方都曾传唤

过张伟，但都面临着对其行为如何进行法律定性的

问题。

目前，我国并没有把“笑气”列入麻醉药品或

精神药品的管制目录，只是将其作为化学品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录》，由安监等部门负责对“笑气”

的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实施安全监管。

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经营“笑气”认定

为非法经营罪，认为其违反国家规定，在未取得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非法经营。

新沂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自从刑法修

正案（十一）实施后，非法经营罪已不再适合打击

非法贩卖“笑气”。现实中，类似张伟这样钻空子

的“笑气”经销商，增加了警方打击的难度。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在公安系统内部，对于打

击非法贩卖“笑气”的职能归属并不明确，有时候

归属经侦部门，有时候归属治安部门，更多时候是

禁毒部门在打击此类行为。

应严厉打击违法销售“笑气”供青
少年吸食行为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介绍，刑法修

正案（十一）虽然没有对非法经营罪作出修改，也

没有对违法所得概念进行界定，但因为新增罪名

影响到非法买卖“笑气”等行为，未来是否能继

续认定非法经营罪及如何认定违法所得，均值得

关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第一百三十四条提到

“危险作业罪”：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

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

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

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笑气’的危害是吸食后可能危害健康，

与其他危化品可能燃烧、爆炸的风险关系不大，

也与非法经营罪保护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准入关联

度不大。”王勇说，非法经营天然气、汽油等危

化品，燃烧、爆炸的风险更大，但难以非法经营

入罪。如果对经营风险和数量更小的“笑气”入

罪，则法律体系不协调。同时，非法经营罪对犯

罪数额要求很高，对部分专门运输“笑气”贩卖

给未成年人的行为、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吸食及非法

买卖“笑气”的行为等，入罪较难。

在他看来，行为人未取得经营资质向他人出售

“笑气”的行为，除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外，更大的

危害在于“笑气”严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并具有

一定成瘾性，长期吸食会造成认知功能、脑功能损

害，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有吸毒人员将

“笑气”当作毒品的替代品。

王勇表示，当务之急是要补上进口管制的漏

洞。现行法律法规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

用、经营、运输、登记环节都有详细规定，但未

对进口环节建立通报机制。目前，只要企业如实

申报进口货物、缴纳关税，海关就对进口的“笑

气”予以通关放行。应急管理部门如果不能及时

跟进管理，受利益驱使，部分“笑气”可能会流

入非法渠道。

据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的 《进出口税则对照

使用手册（2020年版）》相关内容，“笑气”属于
普通货物，将其归类为其他非金属无机氧化物，其

标准等同于二氧化硅、二氧化硫等一般性非金属氧

化物，甚至比一般化学品的监测标准都要低。这使

得进口“笑气”的要求和标准相对较低，进而造成

市面上多数吸食的“笑气”主要来源于进口渠道。

据此，他建议完善海关进口通报制度与进口划归标

准，畅通海关与应急管理部门的信息流通，确保进

口“笑气”流向清晰。

王勇认为，针对专门运输“笑气”贩卖给人的

行为、利用教唆未成年人非法买卖“笑气”的行

为、正规经营者部分售卖“笑气”的行为等，应视

具体社会危险性、犯罪情节区别量刑。

办案民警滕昊认为，“笑气”对于人体的危害

性不亚于毒品。在销售环节，可按危险化学品相关

规定进行管控。但在面对违法销售供人吸食的行为

时，对相关犯罪嫌疑人应按贩毒进行打击。

打击非法销售“笑气”期待法律形成合力

▲9月 10日，镇江警方在“0209”非法制售“笑气”案新闻通气会
现场，讲述“笑气”的加工制作流程与案情等相关情况。

李 超/摄

◀此图为将“笑气”灌装在小钢瓶内的灌装机器。
李 超/摄

▶镇江警方查获的非法灌装“笑气”的加工机器。
镇江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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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害青少年


